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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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本研究结合案例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探究两者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机制，并追踪其转型过程的进化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赋能转型机制可分为管控赋能、价值赋能和级联赋能；(2)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有创收型和编排型商业模式，且对数字化转型具有倒推作用；（3）协同驱动路径有集群创导驱动、价值创新驱动、资源连接驱动和精益管控驱动路径；（4）在协同推动转型过程中，价值赋能、级联赋能、创收型商业模式和编排型商业模式均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条件，管控赋能是边缘条件。本研究拓展揭示了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化转型协同推进的轨迹，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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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jointly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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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is study combined case study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rack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their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gital empowerment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control empowerment, value empowerment and cascade empowerment; (2)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mainly includes income-generating and choreography business models, and has a backward effect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3) The collaborative driving path includes cluster initiative driving, value innovation driving, resource connection driving and lea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driving. (4)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transformation, value empowerment, cascade empowerment, income-generating business model and choreographed business model are the core condi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hile control empowerment is the marginal condition. This study expands and reveals the track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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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物联网(IoT)、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出现开辟新的数据驱动模式，数字化提供新表达潜力增强数字创新与制造体系交互的紧密度和协作性。商业模式创新对实施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现有研究更多关注转型所引发的业务模式创新，例如制造模式创新[1]、服务模式创新[2]和网络化协同模式创新[3]等，忽略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复杂性和新颖属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倒逼”作用。商业模式的创新逻辑是企业重组其创新组合以在特定业务模式中实现新价值主张。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横向整合和垂直整合所形成的架构是多层次和多尺度的，引入商业模式创新机制可以促成数字逻辑和物理逻辑的交互实践和集成，实现价值链实例化[4]。
在成为创新经济体过程中，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演变轨迹似乎仍然相当模糊[5]。本文的概念研究旨在根据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机制追踪制造企业转型路径。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整合可以为转型研究“更结构化的背景解释”做出理论支撑，并且可以用“更颗粒化的因果关系”解释来补充转型理论研究。
二、文献回顾
（一）数字赋能和数字化转型
数字赋能是通过IoT、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有发展潜力的特定客体进行基于价值的创造和控制的耦合过程[6]。现有文献指出，数据赋能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洞察管控、创新增值和级联扩容的属性特征。在洞察管控方面，基于智能管理系统和区块链技术能更准确地管理可追溯性、透明性和信息共享，可部署用于敏捷制造的使能以创造积极的乘数效应[7]。在创新增值方面，通过数据驱动的见解（即，描述性见解，预测性见解和规定性见解）生成数据驱动创新。数据驱动的探索，数据增强的构想和数据信息的验证通过供应链流程和组织能力的融合，发挥数据潜在价值[8]。在级联扩容方面（即通过数字化方式连接起来，以起到扩容的效果），数字赋能通过边界跨越，从而推动数字生态系统的创建、整合和协同[9]。基于数字孪生平台架构、核心使能组件和技术，理解资源潜力转化为数字服务，连接客户订单与制造服务，不仅为制造资源数字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且还促进向服务制造的转型[10]。
（二）商业模式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商业模式创新具有价值属性和架构属性[11]。根据价值主导逻辑有撇脂、创收和编排导向。撇脂模式利用数字服务、价值创造和嵌入程序构建内部价值创造活动。创收模式价值主张和价值创造主要以数据驱动提供产品透明度导致客户更高的感知价值[12]。编排模式实现在生态系统中为价值主张接受协作的最高集群手段。现有文献大多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关系函数的结果变量来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例如张振刚等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情境效应[13]。而商业模式创新也可以是一种战略层面的创新行为[14]。不仅受数字化推动，还能对转型进程产生动态影响。①受波动性影响，现有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加强现行制度稳定性来阻碍转型[15]；②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的稳定进程和支持其突破来推动转型[16]；③触发商业模式创新的新颖属性，通过架构创新来推动转型[17]。
虽然现有文献探讨了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为数字赋能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难以解释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化转型协同驱动的内在机制。首先，数字赋能对转型经济体和转型进程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晰。其次，鲜少从战略层面剖析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化转型的催动效应。最后，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数字化转型受多方因素的组合作用，已有研究多关注单一因素的驱动结果，两者如何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亟待进一步探索。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采取多案例研究和基于轨迹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原因有：本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协同推动数字化转型”，属于“How”类的探索性研究问题；深化要素及其组合之间的细粒度分析，属于“Why”类的研究问题；遵循复制和扩展法则以总结出更为普适性的理论。TJ-QCA把代表单一情况有时间限制的发展阶段的多个配置集合称为“轨迹”，通过属性空间描述轨迹的案例复杂性，捕获基于案例的定性变化模式的开发阶段挖掘案例内变化[18]。TJ-QCA特点有：①相较于传统QCA方法，能够解释复杂现象的动态演化问题。②相较于其他动态QCA方法，能够细化组态理论化中条件之间的连接模式[19]。因此运用TJ-QCA方法可以更恰当地解释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组合效应中的细微变化对数字化转型作用的机制和规律。
（二）案例企业的选择
根据典型性和理论抽样原则，所选案例企业应满足以下筛选条件：①成立12年以上，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企业运营效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等提升，企业商业模式基础架构的变化以及通过价值创造活动所带来的变革对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产生影响。②数据丰富性和可得性。所选案例企业为上市企业或有丰富的访谈数据和调研资料的企业，以保证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和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从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进行有效划分。③样本数量和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要保证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总体内的最大异质性[20]，本文最终选择15个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三）数据来源
在案例研究部分采用一手数据与二手数据结合的方式进行收集，细致阅读和整理数据，多次验证关键数据与信息，截至调研期末（2022年3月）数据收集情况见表2。在TJ-QCA分析部分，将样本数量扩大至15个，主要以二手数据为准。
表1 数据收集情况
	序号
	样本企业
	调研情况
	时长／次
	受访对象
	二手数据来源

	1
	BL
	1次实地专访
5次电话访谈（B1）
	约3小时
约1小时
	董事长（B2）、经理（B3）、高级工程师（B4）等
	企业官网（B5）、档案资料（B6）、宣传资料（B7）、爱企查（B8）、文献资料（B9）等

	2
	ZDLD
	3次电话访谈（Z1）
	约1.5小时
	副总经理（Z2）、高级工程师（Z3）等
	企业官网（Z4）、档案资料（Z5）、宣传资料（Z6）、爱企查（Z7）、文献资料（Z8）等

	3
	YNDL
	6次电话访谈（Y1）
	约1小时
	董事会秘书（Y2）、副总经理（Y3）、研发部工程师（Y4）等
	企业官网（Y5）、档案资料（Y6）、宣传资料（Y7）、爱企查（Y8）、文献资料（Y9）等

	4
	BKZDH
	5次电话访谈（K1）
	约1小时
	副总经理（K2）、董事会秘书（K3）、技术总监（K4）等
	企业官网（K5）、档案资料（K6）、宣传资料（K7）、爱企查（K8）、文献资料（K9）等


（四）数据编码及分析
数据编码阶段中，先按照缩减、分类和陈列的步骤处理数据，再结合现有文献识别构念、编码，并作对比。组建编码队伍，每位成员先独立编码，再交换意见，反复讨论以统一意见，最终得出编码方案。在案例分析阶段，通过将数据与现有理论反复对照来寻找构念之间的联系，持续寻找现有文献的理论支持，完善解释框架，并探索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点，直至数据与理论发现相互支持[21]。
首先从数据中提取经验证据的关键词并标记为经验主题。然后将其聚类，寻找构念概念化该聚类。最后对概念类别进行维度划分。在数字赋能机制编码上，识别出“管控赋能”[11]、“价值赋能”[8]和“级联赋能”[9](见表2)。在商业模式创新机制方面采用同样程序，最后，根据Markfort等[12]提出的３种商业模式创新价值主导逻辑识别出创收导向和编排导向2种商业模式(见表3)。由此，构建本文的研究模型(见图1)。
表2 案例企业数字赋能机制典型例证举例
	典型证据
	主题
	概念
	维度

	“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推进实现制度标准化、预案标准化、管理标准化等。”(B1)“持续提升信息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建设互联、共享、智能企业。”(Y6)
	标准化、规范化、约束性
	制度化
	管控赋能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可视化作业和稳定运营。”(Y5)“物联网数据采集器和电子大看板实时显示生产状况。” (K4) “条码追溯实现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追溯。” (K5)
	可视化、实时性、溯源化
	透明化
	

	“工人通过智能终端，可以将整个生产过程及时地录入系统。” (Z3)“生产订单智能排程让生产系统变得有序透明，让小组员工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出现异常不能得到及时处理时，员工有权利切换工单，而物料系统随员工切换而拉动。” (K7)
	自主采集与反馈、洞察监督与自主决策
	自主性
	

	“通过过程数据采集与分析，能清晰确认到生产物流情况、知悉制造过程存在的问题，未达成产能的原因。” (K1)“智能制造离不开生产数据的支撑，数据采集需要将所有工厂的设备数据实现高效率、简洁、实时的采集。” (B1)
	业务概况、数据指标、标准统计性描述
	描述性
	价值赋能

	“根据公司主流销售产品，不断完善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布局。” (Z2) “通过大数据分析，从产品质量控制到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都更精准。” (Y4)
	数据分析、计算分析、仿真分析
	分析力
	

	“攻克一体化监控、自动化运维技术难题和在工业物联网平台领域等创新驱动智能工厂升级。” (B7)“根据市场需求，组合成个性化的智能执行单元形成销售。”(Z1)
	创新驱动、需求驱动
	驱动力
	

	“将公司智能制造核心零部件进一步模块化、集成化，并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有助于完善公司产品和业务布局。” (Z6) “通过数据库和专业经验，对各种行业数据进行一体化采集。升级工业物联网平台界面，实现软件定义智能工厂。” (B5)
	集成化、数据标准化、整合一体化
	连接性
	级联赋能

	“基于智能制造基础，在多领域进行合作，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建设。” (Y7) “通过收购掌握其核心技术，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Y6) “
	合作强化、控制强化、自主强化
	强化性
	

	“通过本次智能制造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增值服务，助力智能制造发展。” (Y5)
	协同化、整体化
	系统性
	


表3 案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机制的典型例证举例
	典型证据
	主题
	概念
	维度

	“相继推出精密行星减速器等新产品，积累掌握先进工艺路线、工艺参数和过程控制措施，逐步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管控体系，形成规模化精密制造能力。”(Z5)
	技术创新、自动化、管控体系
	业务规模化
	创收型
商业模式

	“从技术含量、品质表现，还是技术售后服务、口碑、性价比方面，均受到客户青睐。”(K5) “热源配套项目，将解决工业园区的供热问题，提供居民服务。”(B6)
	增值服务、产品创新、配套服务
	价值
增值
	

	“结合市场需求研发开模项目产品，加强产品竞争优势。”(Z1) “坚持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加大产品创新和研发力度，有助于不断拓展市场。” (Y1) 
	信息捕获、创意开发、优化实践
	知识
捕获
	

	“从驱动动力系统，到传感器获得相关数据控制运行，最后对接平台实时查看运行状态等。”(K4) “进口大量精密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有效提高加工精度、生产效率以及生产线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 (B3)
	流程梳理、流程优化、流程再造
	流程
控制
	编排型
商业模式

	“充分发挥本在行业内的经验及优势，利用合作伙伴资源，助力本企业信息化、智能化的建设。”(B6) “通过合作，一方面将进一步推进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完成全面升级；另一方面，也将为合作者提升信息化水平和标准化程度。” (Y6)
	动态化、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产业交互
	集群
驱动
	

	“通过工厂内部信息和物流自动传输，联手打造一种新经济的生产方式。”(K5) “标准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力，未来，联盟将在更加细分的产品品类等相关方面做更详尽的标准内容。联盟内企业要发挥所长，共同促进产业的发展。” (Z2)
	内容标准、组织兼容、生态联盟
	协同
耦合
	



图１研究模型图
四、实证研究
（一）阶段划分
本研究提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依次经历了变革期、沉浸期和成熟期3个阶段，变革期：以自动化为核心，将基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系统中，形成基于工作流的应用模型和一系列自动化流程，实现自动化控制和信息化管理[22]；沉浸期：把握数字资源，优化业务流程，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通过强弱联系实现跨越式连接，协调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制造逻辑和价值逻辑的耦合[23]；成熟期：以智能化为核心，深度融合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代智能技术，赋能智能制造系统，形成制造资产与计算平台、数据建模、仿真模拟和预测工程相结合的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24]。结合案例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和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阶段划分。例如BL划分为BL１：BL变革期、BL2：BL沉浸期、BL3：BL成熟期，依次类推，共得到45个样本。
（二）变量校准
依据理论知识和研究者经验对变量进行赋值并校准。本研究涉及变量均是表示程度的连续变量，故采用QCA中的四分赋值法，即四值模糊集(1完全隶属；2/3偏隶属；1/3偏不隶属；0完全不隶属)。然后将间隔或比例尺变量转换为模糊集，以使变量与外部标准匹配或一致。模糊集合使用数据外部理论和实质标准进行校准，并考虑研究者的概念化，定义和标记，最后分数转化为[0,1]区间内集合数据，用以表示连续模糊集隶属度。对应于构成模糊集的三个定性断点：完全隶属度（模糊评分= 0.95）的阈值，完全非隶属（模糊评分= 0.05）的阈值和交叉点（模糊分数= 0.5）的阈值，用于使用基于完全隶属资格的对数几率的变换将原始比率或区间尺度值转换为模糊隶属度分数。整合显示相同配置和结果和案例（例如BL1与BL2归为BL1-2），避免数据冗余，新的数据集由39个案例样本组成。
（三）单项条件的充要性检验
通常采用一致性指标判别解释变量是否构成被解释变量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当单个条件必要性的一致性阈值高于0.9时，认定该条件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如表4所示，单个条件的一致性系数低于0.9，表明不存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定性必要前因条件。
表4 QCA方法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性与充分性检验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CE
	0.226
	0.747

	~CE
	0.774
	0.810

	VE
	0.511
	0.893

	~VE
	0.489
	0.713

	LE
	0.537
	0.875

	~LE
	0.463
	0.718

	RG
	0.579
	0.792

	~RG
	0.421
	0.798

	OC
	0.638
	0.843

	~OC
	0.362
	0.622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四）组态轨迹分析
本研究涉及管控赋能、价值赋能、级联赋能、创收型商业模式和编排型商业模式5个前因条件，至少满足25个组态，根据数据经验分析，将一致性门槛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设定为1。表5显示的真值表允许检查单个案例中随时间变化的组态内条件的变化，轨迹不仅识别由不同配置组成不同的内部发展阶段，而且指定在每种情况下凭经验观察到的内部时间变化顺序，并且与产生（或不产生）结果相关，可以定性地表示通过时间顺序的案例产生结果的经验序列。通过组态轨迹分析，发现存在集群创导驱动、价值创新驱动、资源连接驱动和精益管控驱动4条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协同驱动路径。
表5 真值表
	Row
	CE
	VE
	LE
	RG
	OC
	N
	DT
	一致性.
	案例

	1
	0
	1
	1
	0
	1
	6
	1
	0.889
	ZDLD3,BYD3,GL3,NSD2,LS3, SH2-3

	2
	1
	0
	0
	1
	1
	2
	1
	0.804
	BL3,SH1

	3
	0
	0
	0
	1
	0
	5
	0
	0.739
	ZDLD1,YNDL1,BYD1,XDZN1-2,HE1

	4
	0
	1
	0
	0
	0
	4
	0
	0.707
	YNDL2,NSD1,HE2,LS2

	5
	0
	1
	1
	1
	0
	2
	1
	0.897
	YNDL3,SBE3,

	6
	0
	0
	1
	1
	1
	2
	1
	0.879
	ZDLD2,BKZDH3,

	7
	0
	1
	0
	1
	0
	1
	1
	0.815
	SBE2

	8
	1
	1
	0
	1
	0
	2
	1
	0.804
	HY3,HE3

	9
	1
	0
	0
	1
	0
	5
	0
	0.735
	BKZDH1-2,GL1, HY1,LS1,SBE1

	10
	0
	0
	1
	1
	0
	3
	0
	0.620
	XDZN3,GL2,HKWS1-2

	11
	1
	1
	1
	1
	1
	3
	1
	0.861
	HKWS3,NSD3,MD3,

	12
	1
	0
	0
	0
	1
	2
	1
	0.841
	BL1-2,HY2

	13
	０
	0
	1
	0
	1
	2
	0
	0.591
	BYD2,MD1-2


（1）集群创导驱动：该路径将级联赋能和编排型商业模式的协同路径定义为集群创导驱动路径，强调系统合作与专业化分工。数字化对相关参与者的覆盖范围和响应能力的影响呈指数型增长，通过参与者组织的数字化重构、数字化策略的采用、制造过程的扩展和持续制造机制来调整转型的进化路径。利用集群手段实现流程控制、集群驱动和协同耦合，从而连接合作资源，强化自身数字基础，实现系统性的战略布局。在制造系统的动态环境中，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客户之间的调度协调和整合愈发重要。
（2）价值创新驱动：该路径将价值赋能和创收型商业模式的协同路径定义为价值创新驱动路径，强调自主创新和资源整合。创收型商业模式为企业提供业务规模化、价值增值和知识捕获新的可持续配置，结合系统思维、启发式设想和反思性设计应对结构性风险。在此基础上数字赋能转型，对数字功能进行价值整合，将数据资源的描述性价值，数字技术的分析能力和驱动能力作为生产管理的集成应用，同时基于大数据分析所产生的见解提供了对技术支持的资源在数字经济中重塑业务模式的战略思考。
（3）资源连接驱动：该路径将价值赋能、级联赋能和编排型商业模式的协同路径定义为资源连接驱动路径，强调资源连接和价值耦合。数字技术的颠覆性需要组织做出激进反应。产业协调构建资源连接网络系统，使价值能在数字平台和设备协同的智能系统中耦合。编排型商业模式通过递归学习完善和扩展业务模型框架，级联赋能既是完善业务模型的认知工具，又是价值赋能创新的战略手段。通过数字平台集成控制实现商业模式部署，发挥商业模式新颖属性。同时，在制造商、运营商和供应商的架构系统中引起业务转变，实现价值赋能的可扩展性和成本效益。
（4）精益管控驱动：该路径将管控赋能、价值赋能和创收型商业模式的协同路径定义为精益管控驱动路径，强调数据逻辑和智能管控。数据作为组织业务的核心，可转化为有价值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是企业资源的虚拟对应物，使企业在生产要素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其进行数字化镜像和管理，推动架构优化和业务转型。业务分析成为业务管理和战略决策的主要方法，管控赋能从广度上实现全链路的制度化、透明化和自主性，价值赋能和创收型商业模式从深度上展开集成应用。
（五）组态最小化分析
真值表的最小化在简约解中产生了两条路径，通过中间解与简约解嵌套关系对比[49]，识别出价值赋能、级联赋能、创收型商业模式和编排型商业模式均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条件，管控赋能是边缘条件。两条组态路径中多个涵盖的案例以斜体突出显示（见表6），该情况表明，伴随数字化成熟度不断提高，案例企业（例如MD）从一条路径转移到另一条路径，附加价值在于揭示制造企业转型过程中的变化模式。
表6新校准的数据集（包括轨迹）存在结果的保守解决方案
	
	
	唯一覆盖度
	原始覆盖度
	一致性
	案例

	1
	LE*OC
	0.315
	0.638
	0.942
	ZDLD，GL，NSD，LS，BYD，SH，BKZDH，HKWS，MD

	2
	VE*RG
	0.049
	0.372
	0.906
	YNDL，HY，HE，HKWS，NSD，MD

	
	解的覆盖范围
	0.687

	
	解的一致性
	0.947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管控赋能以其广泛的数据采集和精准的数据分析实现全过程透明化管理与监控，给予基层人员充分自主性，促使做出更合理的实时决策。同时，转型经济推动企业整合与探索新的数字技术，以描述、分析和解构企业资源数据，构建数字平台协同产业价值链，形成价值赋能和级联赋能。数字化转型需要业务模式做出调整，创收型商业模式注重企业研发创新，实现规模经济。编排型商业模式注重集群效应，以应对颠覆性创新的冲击，通过战略合作实现产业互联、互助、互创。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驱动制造企业管理精益化、系统模块化、资源共享化和目标的可实现性，持续调节数字逻辑与制造逻辑，进行强弱关系的耦合，进而将数字逻辑传递、渗入到管理、制造领域，提高应对颠覆性变革的承受能力，从而显着提高数字化转型的稳定性。
五、结果讨论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索了数字赋能与商业模式创新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作用机制和转型驱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数字赋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包含管控、价值和级联3种赋能机制。管控赋能机制包括制度化、透明化和自主性。基于物理系统与数字模型的场景交互，以监控和优化制造过程和系统性能，实现制造体系标准、规范以及可视化实时管控。价值赋能机制包括描述性、分析力和驱动力。通过对数据的计算、描述和分析，驱动数字平台和设备与制造体系的融合，释放数字价值。级联赋能机制包括连接性、强化性和系统性，利用数字化手段创建智能集成系统，产生资源连接，促进供应链各方之间的关系和合作，为资源共享开发有效的过渡系统，加速数字化发展。拓展了数字赋能对转型作用的微观机制。
（2）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有创收型和编排型商业模式。创收型商业模式包含业务规模化、价值增值和知识捕获。数字创新战略下各种技术和范式正在彻底改变公司业务方式，商业模式中的配置优化通过技术创新、数字服务在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组合的增值效应中进行迭代，转移技术创新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激发数字学习，进而推动转型。编排型商业模式包含流程控制、集群驱动和协同耦合。商业模式运作的关联性、动态性和系统性能缓解碎片化和分离化的信息与组织架构，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从战略层面揭示了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化转型的倒推机理。
（3）通过组态轨迹分析，发现存在4条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协同驱动路径。①集群创导驱动：通过产业协同实现资源共享，在合作中促进创新，实现价值共生。②价值创新驱动：充分开发数字、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设备的价值，释放商业模式创新的新颖属性，让组织拥有快速捕获、精准分析与预测和创意驱动的能力，提升组织敏捷性。③资源连接驱动：停滞在产业互联合作基础上无法充分发挥连接价值，数字化转型需要组织整合业务框架。④精益管控驱动：数字化镜像和管理数据资产，驱动管理精益化、生产自动化和制造敏捷化，以适应企业发展战略。揭示了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化转型协同推进的轨迹。
[bookmark: _GoBack]（4）通过真值表最小化分析，识别出价值赋能、级联赋能、创收型商业模式和编排型商业模式均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条件，管控赋能为边缘条件。产业交互为制造企业向数字化转型过渡提供了战略资源。随着实体交互的不断深入，价值赋能的作用不断被突显，数据逻辑和制造逻辑的耦合协调，构建了低碳约束下智能制造体系。随着数字化成熟度不断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稳定趋势。
（二）管理启示
（1）基于价值主导逻辑及制造体系的耦合实现内部系统强化。对于复杂离散制造系统，根据价值主张和价值创造需求强化相应的数字赋能机制和商业模式创新，设立新的物理系统与其虚拟模型之间的互连机制。通过集成逻辑和控制逻辑构建数字驱动模块，不断将数字化手段融入制造系统，推动企业内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2）基于产业交互的资源精准对接实现生态系统强化。根据资源需求寻找战略合作，通过双方专业化合作与协同促使产业互联、互助和互创，对于缺乏数字基因的制造企业，可以与成熟的数字化企业合作，联手打造数字智能工厂，构建数字产业生态体系。
（3）基于组织能力的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协同新范式。数据是实现协同和转型的战略要素，数字技术是构建智能制造单元的关键手段，业务模式是实现转型和利用协同价值的重要方法。资源连接丰富了变革储备，为缓解新旧运营逻辑之间的冲突，还需增强数字技术的分析与解释功能。战略组合数字赋能的微观机制与商业模式创新，构建新的协同范式，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1）本研究证实了制造企业通过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驱动路径，制造企业由于自身的独特性，按照不同的轨迹进行数字化转型，所得结论是否对其他行业也适用，后续需要进行大样本的实证分析进行验证来提升结论的外部性；
（2）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数字赋能的作用机制和驱动路径可能会发生变化，未来需要继续追踪新案例与新实践；
（3）在数字化转型机制下，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可能会产生交互作用，本研究基于组态视角，未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未来还可以探索数字赋能的微观实践在业务模型中的价值创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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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 和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协同推进数字 化 转型   李文

1

，刘思慧 1 ，梅蕾 1   （内蒙古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内蒙古 包头 , 014010 ）     摘要 ： 基于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理论， 本研究 结合案例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 探究 两者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机制 ，并 追踪 其 转型过程的进化路径 。研究发现： (1) 数字 赋能转型机制可分为管控赋能、价值赋能和级联赋能； (2) 制造企业 商业模式创新 主要有创收 型和编排型商业模式 ， 且 对数字化转型具有 倒推 作用 ； （ 3 ） 协同驱动路径有集群创导驱动、 价值创新驱动、资源连接驱动和精益管控驱动路径 ；（ 4 ） 在 协同 推动转型过程中，价值赋能、 级联赋能、创收型商业模式和编排型商业模式均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条件，管 控赋能是边缘条件 。 本研究拓展 揭示了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化转型协同推进的轨 迹， 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 数字赋能；商业模式创新； TJ — QCA ；多案例研究；组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 ：   F 426.6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How ca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jointly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 Wen 1 , LIU Si - hui 1 , MEI Lei 1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er Mongolia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is study  combined case study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rack the evolutio nary path of their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gital empowerment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control empowerment, value empowerment and cascade empowerment; (2)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s mainly includes income - generating and  choreography business models, and has a backward effect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3)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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